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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汤显祖“二梦”中表现的荒诞意识                           [摘要] 《南柯梦》和《邯郸梦》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晚年的作品，因其一生经历了仕途上的沉沉浮浮，晚年又受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既有慨叹，又有愤慨，荒诞意识明显流露，贯穿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都把佛道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本文就汤显祖在“二梦”中所表现的荒诞意识从荒谬绝伦的现实图景，人在荒谬现实中的荒诞的生存状态，现实社会中人格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汤显祖荒诞意识产生的根源，他的荒诞意识与西方荒诞意识的比较几方面进行了阐述，深入地分析了荒谬的社会现实、人扭曲的心理状态和人一切行为的荒唐可笑。使我们对汤显祖在作品中流露的消极出世思想意识和对封建科举制度腐败的揭露，对官场倾轧的抨击有了深刻明晰的认识。
[关键词]    汤显祖     “二梦”      荒诞意识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玉茗四梦》中的“二梦”，作者按主人公入梦到出梦的写作思路，描写了主人公在梦中追求功名利禄，追逐荣华富贵的经历，表现了作者对人生无常和宦海风波的慨叹。作者把自己多年的仕宦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认识，都融合进作品里，对科举制度的腐败作了揭露，对官场的倾轧、黑暗以及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给予了抨击。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荒诞意识，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荒诞性。下面就两部作品中所表现的荒诞意识谈谈自己的见解。

《南柯梦》的主人公淳于棼无聊醉卧，酣然入梦，被迎接到槐安国，与公主成婚，治理南柯郡，入朝拜相，荒淫宫廷，最后被遣归家——醒来卧榻如初，窗下尚留余温。

《邯郸梦》写吕洞宾在邯郸赵州桥北的一个小饭馆里度脱卢生，让他高枕瓷枕，沉睡入梦。梦中，卢生遍历了结婚、应试、治河、征西、蒙冤、贬谪、拜相、封公、死亡等一生宦海波澜，五十年人我是非，而一梦醒来，锅中黄粱尚未煮熟。

《南柯梦》和《邯郸梦》都是写主人公在梦中的人生经历，，而梦境的描写，仅仅是作品中荒诞意识的表层意蕴。实际上，汤显祖在作品中是借助梦境的外壳，来表达其对现实图景、人生状况和人性特征的独特感受和理解——这才是其荒诞意识的意蕴所在。

所谓“荒诞”，在汉语里，也叫荒唐，本意是漫无边际，后引申为虚妄不可信，如说话没有根据或行为不合情理就称为荒唐，或荒诞。《南柯梦》和《邯郸梦》中荒诞意识的表现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破解：

 一、汤显祖在“二梦”中展示了一幅荒谬绝伦的现实图景，文中所写的一切都是那么荒谬怪诞，然而又是那么冠冕堂皇，都是那么龌龊卑鄙，又是那么正大光明。使人感到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仿佛可以随意倒置，就像变戏法一样，毫无严肃性和真实性存在。

《南柯记》里，淳于棼到槐安国，刚刚新婚，未立显功，就被任命为南柯太守。在任期间，边事平宁，政绩卓著，受到槐安国国王赏识，官升至左丞相，权盛一时。不料公主病死，断了“裙带”，加之右丞相不断在国王面前进谗，他便颓然倒台了，一失昔日荣耀。“君心”翻覆，仕途沉浮，真如白云苍狗。

《邯郸记》里，婚姻如同儿戏：破门而入的卢生，竟因情愿“私休”，而由阶下囚跃身为堂上娇客，与崔氏婚配。科举成为买卖：卢生在崔氏的鼓励下，进京赴考，“将金赀广交朝贵，竦动了君王，在落卷中翻出做个第一”。胡行竟得成功：卢生对河工一窍不通，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操办，用盐蒸醋煮的荒唐办法，居然破石开河，克奏奇功。官场倾轧、宦途升迁更如风云变幻，卢生忽而受宠，忽而遭贬，忽而勒石纪功，忽而绑赴云阳，忽而流放边关，忽而位极人臣，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从上述情节看，汤显祖匠心独运，以形象的画面表达对荒诞现实的深切感受。这种荒诞感，在《邯郸梦》里较之在《南柯梦》里更为强烈，更为鲜明，可以看出在汤显祖的哲学意识中，荒诞感几乎是与日俱增的。

 二、汤显祖在“二梦”中表现了人在荒谬现中荒诞的生存状态。主人公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有意义的行动，可又终日忙忙碌碌，他们只是一个牵线木偶。那是谁在牵线？该如何动作？将发生什么？他们一无所知，但却不能不活动着。

《南柯梦》里，淳于棼本是“酣荡之人，不习政务”，可他做了南柯郡太守，居然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治郡有方，功绩卓著，官升至左丞相，按说更应有建树，可他当上丞相后，朝中权贵尽与交结，琼英郡主、灵芝夫人、上真仙姑尽与交欢，就这样，他不由自主地堕落起来，最后被国王夺了官职，贬为庶民。他是始终不明白，他为何会从嗜酒落魄的狂徒，变为清政抚民的循吏，又沦为腐朽没落的权贵？在整个荒诞现实的制约下，他的主体能动性几乎丧失殆尽。《邯郸记》里，卢生也同样被卷入这种不可理喻的宦海波澜中，任其沉浮，他自入仕途以后，贿赂权贵，逢迎上司，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倾轧构陷，穷奢极欲。这些本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因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和压力又不得不做。由此看，传统的修身养性、正己治国之说在荒诞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更重要的是在“二梦”中进一步表现出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人在世界上找不着归宿。等待人的唯一结局乃是死亡，要超脱死亡，就要遁入虚无。两剧把主人公一生追求功名利禄的几十年压缩为短短的一瞬，说明人生短暂，如同作梦一样。人生的意义、价值、理想皆归于虚无。用此来告诉人们，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根本不值得贪恋和追逐。这显然是一种消极厌世的思想意识。

 在《南柯梦》里，作者认为人世间的纷争如同蚁争一般毫无意义，“众生佛无自体，一切相不真实”，“诸色皆空，万法唯识”，人们终生追求的至境只能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淳于棼大梦初醒后大彻大悟：“人间君臣眷属，蝼蚁如何？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升天？”。《邯郸梦》结尾，卢生梦醒后深深喟叹：“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箸黄粱！”吕洞宾片语点醒他：“都是妄想游魂，参成世界！”他才恍然大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于是尽扫富贵功名之念，拜吕洞宾为师，云游四方，终登仙境。

 三、“真情”变“矫情”，导致人格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人之初，性本善”，先天秉赋之“性”是无善恶可言的可以说都是善的，但是人一旦涉足社会，由“性”而生之“情”就不可避免地有善与恶之分了。善之“情”即所谓“真情”，恶之“情”即所谓“矫情”，“真情”本源于“性”，“矫情”悖逆于“性”。人一旦涉足社会，“矫情”的滋生和膨胀又是不可避免的，淳于棼和卢生就是鲜明的例证。

《南柯梦》里，淳于棼展现了人性堕落的历程。剧中写到，淳于棼原是武艺高强的游侠，刚刚梦入槐安国，就被招为驸马，不久委任南柯郡太守，在任二十年，他不断向朝中权贵行贿还朝后，在朝中与权贵们拉帮结派，与琼英公主、灵芝夫人、上真仙姑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殷功进谗言后，国王夺了他的官职，令其归故里，他一扫当年的荣耀。他梦中的经历充分地表现了在浑浊的官场中人格的扭曲，人性的腐败和灵魂的污染，展示了在外力作用下自我内部善恶、美丑的消长代谢——自我的荒诞。《邯郸梦》里，作者写卢生从来就居心叵测、行为不轨：他利用关系和行贿钱财，高中状元；在翰林院利用制诰职权，偷写了夫人诰命；在陕州任知州时，他开通河道，请皇上东游，利用此机，不择手段取悦“龙颜”；在河西担任征西大元帅时，他带兵英勇作战，大获全胜，便在天山勒石纪功，升定西侯；缠绵病榻之时，他仍大权独揽，军国大事惧决于床前；直到弥留之际，他因小妾所生幼子尚未受封，竟久久不得咽气，……。卢生仕途奔竞的丑态和势焰熏天的权欲，跃然纸上。但是不能因此抹杀了他的英雄勋劳和坎坷境遇——他与宇文融势不两立，他开通河道，平定河西，立了大功，却被宇文融因妒嫉诬陷，险些斩首。显然，卢生是一个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悲喜共生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封建传统的理想人格已然不复存在了。

 四、汤显祖荒诞意识产生的根源。汤显祖的荒诞意识如此鲜明，如此深刻，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荒诞现实分不开的，是当时人们精神状态的客观反映，是封建社会幻想破灭的征兆。

 从汤显祖的生平来看，他二十八岁参加进士考试时，因不肯与宰相张居正的儿子结交而落第，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在做官期间，他怀忠心谏言，抑制豪强，关心百姓疾苦，为民驱虎害，不肯趋炎附势，受到人民的爱戴，却为权臣、宦党所不容，一只受到权臣压抑、仕途蹭蹬。可以说他是亲身感受、亲眼目睹了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从他生活的年代来看，他生活在明神宗年间，当时社会上荒谬绝伦的事情层出不穷。据《中国通史》记载，明神宗为了皇长子和诸王子的册封、冠婚，用掉了白银九百三十四万两，外加袍服费二百七十余万。①还有神宗皇帝从万历十七年之后“郊庙、朝讲、召对、面议均废”，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内阁大臣张居正因“夺情”风波，残酷迫害反对者，不是梃杖，就是充军。可是他死后不到两年，家产全部籍没，长子敬修被逼自杀，全家发配到烟瘴地面充军，报应竟如此之速！此外，还有科举考试中的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官场上的跑官、要官、卖官、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国家管理混乱，到处烧杀抢掠，人民不得安宁，冤声载道，士大夫们沉溺于酒色，养尊处优，四处淫乐，……神圣的儒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嘲弄，一些思想敏锐的文人士大夫如徐渭、李贽、汤显祖者流，在脱离了熟悉的世界之后深感痛苦与恐惧，于是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社会范畴，直接向人的存在本身发问，产生了像《南柯梦》与《邯郸梦》所表现的荒诞意识。

 五、汤显祖的荒诞意识同西方现代荒诞派戏剧家的荒诞意识相比较，有其不同的特征。第一，在人生意义上，西方戏剧家认为，人们追求超验，追求现世以外的东西，为了给现世生活以意义；但是这种超验本身就不存在，故而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如《等待戈多》一剧中，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毫无希望而又永无止境地等待戈多。②汤显祖则认为，人们追求酒色财气、功名富贵等现世以内的东西，为了给现实生活以意义，但是这些东西是短暂的身外之物，“人到无常万事休”，故而人生的追求毫无意义。第二，在主体特性上，西方戏剧家不写有社会存在的人，而着重选取站在存在主体特性上，主要表现人一旦与客观世界脱节，人也就与自己的本质疏里离，失去了“自我”，表现“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及其所感受到的威胁感和恐惧感，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不可沟通。汤显祖则写有明确的社会存在的人，他只是在灵魂上漂流游荡着，主要表现人一旦涉足荒诞的现实，人性必将遭到扭曲，被“矫情”所驱遣而不由自主，表现人在荒诞现实中被动、盲目，及其所感受到的恐惧感和失落感，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第三，在表现方式上，西方荒诞派戏剧情节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而只是一种心理感觉的“外化”，没有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对白也是语无伦次的，没有意义的，——要之，是以荒诞来表现荒诞。而汤显祖的戏剧则有完整的艺术形式，合乎逻辑的情节，入梦出梦的总体构思，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规范化优美的语言，——要之，是用不荒诞来表现荒诞，从而显示作家与观众自身凌驾于荒诞之上，而不是自身的荒诞，显示荒诞的反常，而不是荒诞的正常。

 总之，西方戏剧家的荒诞意识与汤显祖荒诞意识虽然同样归趋于虚无，但在前者虚无的是世界、上帝乃至人自身，在对虚无的涵永体验中寻找自我；在后者虚无的仅仅是现实、人生和人的肉体，超验的上帝和幽玄的灵魂则是真实的，是在虚无的涵永体验中皈依上帝。淳于棼的遁入佛门与卢生的超升仙境，其意蕴正在于此。

� ①《中国通史纲要》，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319页。②《等待戈多》，贝克特的作品，它揭示了现代人面临的是自身的荒诞；改造了自然，又被自然惩罚 ；发明了科学技术，又被科学技术异化；创造了物质财富，又陷入精神的贫困。告诉人们在荒诞的面具背后有太多的恐惧、困惑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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